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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您不是顶看不上他呢吗？
怎么着，我要是真跟他闹离婚，您反
倒还拦着我啊？”

“废话，我拼了老命也得把你拦
下来。不然你一个离了婚，还带着小
孩儿的女人，你还指望着今后能再找
着什么好男人啊？没门儿，肯定还都
不如刘易阳呢。”我妈说着说着，脸就
白了：“你们俩闹离婚了？怪不得你
要去上海。”

“不是不是，两码事，我去上海是
因为公司需要我，而我需要钱，一个
月涨三千呢，傻子才不去。”

“我倒看是你傻。你们公司又不
给你包吃包住，你在上海连租房子带
吃饭，别说三千了，有五千你也得赔
上。再说了，锦锦怎么办？你上班谁
给你带孩子？你还能把你婆婆也带
上？”

“妈，我今天一是来看房子，二就
是来找您商量商量的。”我把我妈拉
住，停在窗口，沐浴阳光：“您能不能
跟 我 去 上 海 住 一 阵
子？帮我带带锦锦。
等过过，我就申请回
来。”

“啊？可这房子
刚分下来。”

“妈，您说吧，是
女儿和外孙女重要，还
是房子重要。我爸那
儿又不催着收回旧房，
您这新房晚几天装修，
晚几天搬就不行啊？”

“瞧你说的，妈是
那种人吗？我不就是
怕，我这好多年没带过
孩子了，带不好怎么办啊？”

“锦锦好带着呢，只要您给她吃
饱了，别让她磕着碰着，多给她讲故
事，就行了。”

“好吧，”我妈点了点头，跟下了
多重大的决心，做出了多伟大的牺牲
似的：“妈跟你去。”

阳光下，我妈眼角的皱纹有如刀
刻，丝丝白发熠熠发光。我抱紧了
她：“对不起妈，您这么大岁数了，还
得跟我跑到那么大老远帮我带孩子
去，没法跟我爸享福，也没法住新
房。到了那边，也许我只能租个巴掌
大的地儿，对不起了妈。”我妈抚着我
脑后的头发：“傻姑娘，跟妈有什么好
对不起的。妈对你就一个要求，你答
应妈就行了。”

“什么要求？”我打趣她：“您总不
会让我到了上海给您租个跃层吧？”

“去你的。妈就是要你跟刘易阳
好好的，等你们俩没事儿了，咱就回
来。”

末了，我还是没瞒过我妈，就像
刘易阳也瞒不过他爸妈一样。他们
比测谎仪还厉害，也许只要我们的言
语中多了一个语气助词，或慢了四分

之一的节奏，又也许只要我们的肌肉
张力有些许改变，他们就能知道我们
撒了谎，掩藏了那些说不出口，却心
如刀割的尴尬。

关于我的上海之行，刘易阳不知
道，我婆婆倒是早知道了，毕竟她天
天过来呵护锦锦，也免不了把我和刘
易阳的恩怨情仇尽收眼底。我跟她
说明了：“我和刘易阳之间出了问题，
所以我打算去上海工作一阵子，还
有，这事儿您先别告诉刘易阳，等有
机会，我会亲自跟他说的。”我婆婆心
中郁郁，却也无可奈何，因为她从刘
易阳的卑躬屈膝中不难了解，我所说
的问题，是来自他儿子本身，而并非
是我这个儿媳妇无事生非。所以终
日，她就再度投入到与锦锦话别的事
业中去了，好似我和刘易阳搬出刘家
之前。

可临了临了，我婆婆还是给她儿
子通风报信了。

一天，我回到家时，刘易阳和我
婆婆都在家。“佳倩，回
来了。”我婆婆笑得谄
媚：“那个，我带锦锦下
楼转转，你和阳阳好好
谈。”

我也不好发作，
天下父母心，我这个当
了妈的，自然深有体
会。

婆婆抱着锦锦出
了门，临关门前，锦锦
还朝着我和刘易阳笑
了笑。真是无忧无虑
的好年华，哪怕后一秒
她就是单亲家庭的小

苗苗了，前一秒她还是吃嘛嘛香。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也不跟

我说一声？”刘易阳一把抓住我的胳
膊。

“大吗？有你和孙小娆的事儿大
吗？”我挣开刘易阳的手，光明正大收
拾上了行李。

“佳倩，你能不能给我个痛快？”
刘易阳啪一声合上了我的箱子。

“刘易阳，你别欺人太甚。你以
为我不巴望个痛快吗？那好，散了
吧。”我又打开了箱子盖儿。

我从容不迫地叠衣服，叠得跟卖
衬衫的小姐一样规范，然后我再把它
们码到箱子里，码得跟堆积木的小孩
儿一样认真。刘易阳站在我身后，不
声不响，我也不好回头，只好利落地
却低效率地做着手头的事。然后，刘
易阳从我身后抱住了我，力道之突
然，险些扑着我一并栽入到箱子里。
他那有力的臂膀箍着我的胳膊，让我
动弹不得：“佳倩，别走。”他的声音如
海浪般将我席卷，那深入我心的尖锐
甚至胜过了他对我说的第
一个“我爱你”以及玫瑰园
餐厅中的“嫁给我吧”。 33

其实我们结婚的时候，就已经为
将来小孩的降生做好了准备。这一点
很多亲友都知道，章小蕙送我们的结
婚礼物，就是一对象牙的筷子，意思
取自“筷子筷子，快生贵子”。据她说
这礼物很灵的，收到她送的这份礼物
的多对夫妇，婚后不久就有了自己的
小孩了。这时候我就想，不知道我和
小娟算不算另一对应验的呢？

小娟一直都很喜欢小孩，她虽然
有自己的事业，但是也有很强的家庭
观念，早就计划有自己的小孩，来好
好对待和照顾。当我们得知有小孩的
时候，都高兴得不得了。我一时间不
知道如何形容当时的感受，已经是成
年人了，却突然觉得好像要面对一场
让我紧张的演出一样，既期待，又紧
张。

我们决定要好好把小孩保护在
媒体的目光之外。虽然知道不可能完
全不让外界知道，但是我们想要尽量
不传出去。小娟怀孕这件事，只有一
些亲友知道。因为我
们都是成年人了，所
以婚礼曝光没有什么
关系，但是小孩的事
情，就需要非常慎重
了，否则就会影响到
他的一生。

小 娟 在 怀 孕 之
后，就非常注意自己
的饮食健康等因素。
我 更 是 担 心 得 不 得
了。为此推掉了一切
的工作，专门用了几
个月时间陪她。女人
这个时候是最需要人
照顾的时候，如果我继续去工作，然
后请保姆来照顾她，虽然能赚到很多
钱，但赚钱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
让自己心爱的人过上舒适有保证的
生活。现在我们的钱已经够用，我的
选择当然是陪在老婆身边。

我们都在期待一个新生命的降
生，好像又有了一段蜜月时期，每天
两个人很开心，研究到哪里去吃什么
东西，给 BB 买什么衣服，等等。我看
了很多关于合理膳食的书，并且经常
下厨为小娟做我自己调配的“营养
餐”。她妈妈也好关心她的身体，也会
常常过来帮助照顾一下。那时候，全
家似乎都围着她转了。真的是好幸福
的一段日子。

有了BB就是不一样，女人的生活
重心完全变了。小娟完全失去了往常的
那种淑女的样子，一心想着肚子里的
BB营养够不够，是不是健康，变得特别
能吃，每餐都吃好多。不过，每每看到她
疯狂地吃东西，我心里都喜滋滋的，好
像亲眼看见营养一点一点地被她和我
们将来的孩子吸收了一样。

有一次晚上，大约到了夜里三四
点钟，我忽然被她叫醒。“怎么了？怎
么了？”我很担心地问她。

“我饿了，想吃东西。”

“现在？”
“对！就是现在。”
我虽然很困，但已经习惯了，立

即翻身下床，带她去吃东西。
吃几乎变成了我们生活中最重

要的内容。她隔一会儿就会喊饿，如
果是 12点之前，我偶尔亲自下厨，更
多的时候是马上打电话约七八个朋
友出来陪她吃夜宵。出于女人爱美的
天性，小娟每次都会犹豫一下：“这么
胖，好丢脸哦，到底要不要出去吃饭
呢？”

我总是很干脆地打断她的考虑：
“不用想了，为了我们的BB，去了那里
就吃。”

这样吃下去，不长胖才怪。才几
个月，小娟就整整胖了 20多公斤。到
了后来，胖乎乎的小娟挥着胖乎乎的
手，恶狠狠地说：“你看，我胖了这么
多，都是你害的！”我笑而不言。

小娟怀孕的消息，终于被媒体知
道了。有一次，我们参加一个朋友的

聚会，在回来的路上被
媒体拍到了。有个记者
看到小娟穿孕妇装的
样子，就对旁边的人
说：“奇怪！吕良伟的老
婆怎么是这么一个胖
胖的女人。”又说她不
好看之类的。传到我们
这里，小娟就很不高
兴，满腹委屈。我就安
慰她：“没关系啦，我喜
欢就可以了，而且为了
我们的 BB，自然要牺
牲一点啦，你不要管别
人是怎么说的，在我眼

中，老婆永远是最靓的。”小娟的脸色
这才多云转晴。

怀孕会让女人变胖，脸上长痘长
斑，身材走形，这是几乎所有人都知
道的事情，所以娱乐圈里很多女星都
不愿意过早生育。很多厂家找女明星
做代言人，也都会在合约里面说好了
几年内不许怀孕之类的。正因为这
个，我更是觉得一个女人如果愿意给
你生一个孩子，愿意放弃自己的身材
和容貌，本身就是一件很让人感动的
事情，这个女人就是值得你去爱，去
守护一生的。看着一天比一天胖的小
娟，我心里不知道有多开心。

有一个朋友第一次见小娟，是在
小娟大肚子的时候。小娟生完孩子之
后，身材恢复了，她看到小娟苗条的身
材，忍不住惊叹道：“你是吕良伟的老婆
吗？是不是新的？”我就开玩笑说：“对，
我老婆，新的，天天都是新的。”

就连小娟的朋友看见她都不禁
大呼：“天哪，这还是那个女强人杨小
娟吗？”

现在我和小娟在翻看那时候的
照片时，她总埋怨我当时纵容她，
让她吃那么多，胖得那么
丑。可我当时真的觉得她越
胖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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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礼仪之邦，国人好客，古今
皆然。骆宾王一次请客，有一位朋友
没来，于是骆宾王写了一首诗差人送
去：“自西走向东边停，峨眉山上挂三
星，三人同骑无角牛，口上三划一点
青。”这其实是条谜语，谜底为“一心奉
请”。朋友看了深受感动，欣然赴宴。
唐代诗人王维那句“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字里行间透出一种
真诚和真情，每读至此，依然深深为之
感动。记得十几年前，我从东南沿海
的一支海军部队转业回到河南老家，
临别前，战友为我饯行。席间一战友
举起酒杯，套用王维的诗，深情吟出

“劝君更尽一杯酒，北上河南无知音”，
众人不禁潸然泪下，战友情深，至今令
我感念不已。

请客虽然形式大同小异，或浅酌，
或痛饮，但感受却大有不同。记得在
新兵连时，春节前夕，连里摆了数桌宴
席，特意邀请有关领导与官兵们一同
欢度新春佳节。好不容易把领导等来
了，谁知他老人家却把酒场作会场，借
机做开了政治报告。从国内形势讲到
国际风云，又从北疆局势谈到南疆战
况，再从东南亚政局说到反霸斗争，最
后勉励我们要向前线将士学习，苦练
杀敌本领……天南海北、东扯葫芦西
扯瓢地讲了一个多小时，而战士们早
已饥肠咕咕，既不敢落座，更不敢动
筷，一个个呆若木鸡，眼巴巴望着满桌
的大鱼大肉，只有强咽口水。此次宴会，弄

得大家筋疲力尽，兴味索然。
那年军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面

积只有 0.3 平方公里的一悬孤岛上代
职锻炼。一次几个同乡战友辗转来到
海岛看我，由于副食品奇缺，没有下酒
的菜，我们便跑到海边摸了一些扇贝
之类的海产品，再寻些松枝干柴，在海
边支起铝锅，礁石为桌，席地而坐，面
对大海纵情畅饮，喝的虽是1元一瓶的
二锅头，但却别有一番情趣。现在想
来，甚至已远远超出了诗人白居易所
描绘的“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
欲雪，能饮一杯无”那种温馨与浪漫。

但也有不够温馨浪漫的。转业到
地方后，一次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宴
请。A君平时滴酒不沾，邻座的B君却
不依不饶。无奈 A 君端起一杯茶水
道：只要感情有，喝啥都是酒。一仰
脖，一杯茶水一饮而尽。谁知 B 君却
出言不逊：既然喝啥都是酒，你为啥不
喝尿？！话不投机，两人竟捉对儿厮打
起来，酒场变战场，弄得杯盘狼藉。众
人见不是耍处，纷纷作鸟兽散。

请客甚至还有“请出”人命的。老
家有一乡党，春节设宴招待朋友。当
酒过三巡时发现有一熟人从门口经
过，遂生拉硬拽的相邀家中。因这位
熟人急着出去办事，只喝了一杯便匆
匆告辞。谁知后来由于主人饮酒过
量，当场喝死，死者家属痛不欲生，陪
酒者自然难辞其咎，结果每人赔付三
万元。而那位只喝了一杯酒的朋友则

大呼冤枉：我只喝了一杯也赔三万太
不公平。但人都死了，再去计较也于
心不忍，只好自认晦气。难怪有人总
结道，世上有三类人不能与之共饮，一
是话不投机、心怀鬼胎者（摆“鸿门
宴”），二是蛮横无理、素质低下者，三
是见酒眼开、嗜酒如命者。酒席上争吵事
小，喝出了人命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现代人请客，虽然沟通、应酬者居
多，但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亦不少。
一次老家乡邻因往工地运沙发生遗
漏，车辆被有关部门查扣，并罚款1000
元。1000元在十几年前可不是个小数
目。于是，心急火燎的乡邻找到我，看
能不能帮一下忙。当时我刚转业到地
方，两眼一抹黑，感到很为难。一位朋

友知道后，说与该部门的一位哥们很
熟，“关照”一下绝无问题。遂让邻居
买了两条“绿芒果”，找到那位哥们。
他不仅笑纳了两条香烟，又爽快地接
受了宴请。一顿山吃海喝，竟花了好
几百！更让人郁闷的是，当天下午朋
友带着乡邻再去找他时，他竟瞪着醉
眼喝道：卡车可以开走，但罚款分文不
少！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乡邻苦着
脸不住地埋怨我：你不但没有帮上忙，
还让我多花了1000多元钱……说得我
无地自容，陪着他唉声叹气，只好自认
倒霉，拿出 1000元钱赔了乡邻。这大
概是我一生中遭遇的最窝囊、最对不
起乡邻的一件事，也是我平生参与的
最为“纠结”的一次宴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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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的夏天，热。坐着，背脊上也
滑腻腻流满汗水。闲时，窝在室内静
养，光溜溜躺在凉席上，从清晨到日
暮。身旁堆满了西瓜、绿茶，却驱不散
心头的躁意，不自禁便想起了江南的
夏天。

江南夏天是有烟雨气的，热也是
拖泥带水的缠绵悱恻。相比之下，中
原的夏天让人大受煎熬，每天烈日肆虐，除
了空调房，几乎寻不到宜人的地方了。

帘雨飒飒的夏天，真是久违。身
在他乡，最无聊的是晚上，寂寞冷清的
晚上呵，独居小楼，叫人怎生消受？年
龄渐长，乡愁却不好意思再说出口
了。无事只好乱翻书，但总是静不下
来，心际屡屡忆旧，想念昔日在故乡的
一切：甜井水、老南瓜、葛根粉、绿豆
汤。凡这些，都是极鲜美可口的，均有
祛火降温之效。

夏天的夜里，在故里，屋子外照例
有人乘凉的。不在大树下坐着，就在

塘埂上躺着，最不济也要在自家院子
里，摇摇芭蕉扇。会享受的人，索性四
仰八叉卧在竹床上纳福。

风，不时掠过，牛在木栏里懒懒地
嚼着芭茅，嘴边淌着白沫，耳听得刷刷
的磨牙声，鼻端若隐若现地拂过阵阵
微薄的草香。猪在石圈里打着鼾声，
鸡鸭之类也在竹篮唧嘎嘎吵个不停。
也不知是谁家的录音机还开着，女调
朗朗，男腔悠扬，那声音传得很远，一
下子切开了夜的静穆。乡村的空气
里，荡漾着一种别致的风味。不多时，
渐渐起了露水，人声皆小了下去，嘟嘟
哝哝，一弯新月挂在门前的梧桐树上，
满天星光下灯火昏黄，越发显出夜的

安宁来。
因为贪恋太阳落山后的一丝清

凉，农人们收工便晚了些。老人和小
孩围坐在竹床边，剥毛豆，或者摘辣
椒，准备着晚饭。天太热时，胃口寡
淡，母亲在镔铁锅里煮有绿豆粥，谁想
吃就舀一碗端着。屋后水田的蛙声叫
得很是热闹，连着天上地下，四面八
方。有人在田埂上引水灌溉，也有人
在田坝后面钓黄鳝，用一根细长的铁
钩，穿上饵食，塞进石缝里，只等着那
长虫上钩。

胡乱地用过晚饭，劳累的一天终
于结束了。如果没有武打功夫电视
剧，我和小弟堂妹便洗好澡，换上干净

的汗衫，带着下午用草芒子编织的玩
具，玩耍去了。

出得门来，但见萤火虫飘落庭院，
在瓜蔓间伫步，然后掠过屋檐，又高高
地飞向山野深处。我却眼快，蹴空捉
得几只，用玻璃瓶装着，拿到墙角暗
处看它的闪亮。堂妹堂弟们年幼，
怕 暗 处 有 鬼 ，几 个 小 孩 跳 在 稻 床
上，齐声念道：

萤火虫，夜夜飞，爹爹叫我捉乌
龟，乌龟捉不到，爹爹叫我抓花鸟，花
鸟飞上天，爹爹让我吸筒烟，烟又点不
着，爹爹叫我推石磨。

唱毕，几个人疯作一团，打闹嬉
戏，正在胡天乱地之时，却惹得大人出
来喝骂……

斯事已过，现在想来，当年的生活
并没有感觉到特别亲热，如今时过境
迁，却经常忍不住想起，这难道就是凝
结在心间的乡情么？乡情似雨啊，就
这样淋湿了我的心扉。

“壹分、贰分、叁分。”我轻声
地数着一枚枚硬币，慢慢地放入
磨面大婶的手里，推起独轮车离
开了低矮的磨房！

三十余年过去了，这件事时
常萦绕在我的脑海，圆圆的硬币
经常浮现在面前。那时，我上小
学四年级，初冬的一个星期天下
午，妈妈突然对我说：“磨面去
吧。”将一小袋麦放在了推土车
上，说完妈
妈扛起锄
头下地干
活 去 了 。
那些年，农
村比较贫
困，我家人
口多，生活
更加拮据。我拉开屋里的抽屉，
连续翻了三四个斗，也没有找到
一分钱，怎么磨面呢？我在院里
转来转去，然后来到堂屋，爬进床
底下，拣了一小篮旧书。推着麦
子和旧书去几里远的集镇。吱
吜、吱吜，独轮车行走在崎岖的羊
肠小道上，汗水湿透了衣衫，豆大
的汗珠从脸上直往下流。来到后
街的收购门市，我挎着一篮书走
了进去，整整齐齐地放在磅秤上，

“一角八分钱。”售货员大声说道，
我小心翼翼地接住一张纸钱和几
枚硬币，用手绢认真包好，塞进棉
衣里面的口袋。有了钱我欣喜若
狂，顺手将空篮子撂在了车上，哼
着小曲，向东边的磨坊走去。不
知不觉磨房就到了，低矮的红瓦
房，歪脖的杨树，屋内放着三大

件；一台小钢磨、一杆老秤和一个
凳子，磨面的大婶热情地迎过来，
双手麻利地抱下那袋麦子。嗡嗡
嗡，一阵轰响，电磨开工了，震耳
的响声，荡起层层面雾，刹那间屋
内什么也看不清，我赶紧捂住鼻
子跑了出来。不一会儿就磨完
了，大婶用手掂了掂面，低着头问
道：“孩子，你装了多少钱？”“一毛
八分钱。”我高兴地答道。“那就

给我一毛六
吧！”大婶
笑着说。我
从怀中掏出
手绢，紧紧
地抓着，一
层一层地展
开，露出了

满是汗水的纸币。“壹分、贰
分、叁分……”我小心地数着
钱，恭恭敬敬地放到大婶的手
中。然后推起一袋面慢悠悠地向
家里走去。

一晃多少年过去了，我们的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
们普遍富裕了，超市开到了家门
口，买面买菜十分方便。在我农
村老家，户户买了摩托车或小轿
车，早已不再推独轮车干活，年轻
人不再会有我儿时磨面的尴尬。
每当忆起此事，周围的孩子们很
难体会到我过去的情感。但在我
心里，磨面始终是去不掉的情
结！我想，年轻一代应该享受这
美好生活，但是必须珍惜今天的
盛景，树立信心，奋勇前行，去开
创更加灿烂的明天！

夏夜的乡愁
胡竹峰

古时没有电扇，没有
冰箱，没有冰激凌，更没有
空调，可夏天照样炎热，酷
暑一样难熬，特别是那些
士大夫、文化人，还要讲究
衣冠整齐，不能赤膊露腿，
更是苦不堪言。可是，再
热人家不是也都熬过来
了，不仅各有各的消夏方
法，还兴趣盎然地一一写
入诗中，与人分享，今日读
来，仍不无乐趣。

“轻纨觉衣重，密树苦
阴薄”，天太热，近乎“桑
拿”，诗人王维穿着很薄的
衣衫仍觉得太厚，憋得透
不过气来，坐在浓密的树
荫下乘凉还觉得不自在，
他是个享惯福的人，也不
乏银子，可面对夏日炎炎，
热风阵阵，也没什么好办
法。

“头痛汗盈巾，连宵复
达晨。不堪逢苦热，犹赖
是闲人。”江州司马白居易
因为天热睡不着觉，整夜
失眠，痛苦不堪，只好熬
着，幸亏自己是个没什么
要紧事的闲官，不想干就
歇着，远比那些还要在大

田里顶着烈日劳作的农人
强多了。

唐代诗人范灯到庙里
进香，不禁大发感慨：“江
南季夏天，身热汗如泉。
蚊 蚋 成 雷 泽 ，袈 裟 作 水
田。”和尚们既要应对江南
的酷暑，还不能赤膊；既要
抵御成群的蚊子，还不能
杀生，苦无良策，度日如
年，身上的袈裟都被汗水
浸透了，或许终日念经礼
佛能给盛夏带来些许凉
意？

清代文人袁枚到长安
旅行，正值夏天，挥汗如
雨，于是感叹不已：“南方
苦热宵尤眠，西方苦热彻
夜前。”南方虽然很热，尚
能睡着觉，没想到长安这
个地方居然热得觉也无法
睡了，看来南方的“火炉”
名称也该让给西方了。不
过，热也有热的好处，勤奋
著书的袁枚“却喜炎风断
来客，日长添著几行字”。

唐代卢延让天才卓
绝，为诗师薛能，词意入
僻，不尚织巧，多壮健语。
他素喜喝茶，茶也能解暑，

每每“衣汗稍停床上扇，
茶香时拨涧中泉”。一边
摇着精巧的扇子，一边品
着山泉泡就的佳茗，平心
静气，自然会凉意习习。

“浮瓜沉李，追凉故
绕池边竹”。宋代诗人晁

补之，家境宽裕，生活悠
闲，夏日里就把各种时令
瓜果浸泡在水池里，自己
坐在水池旁竹荫下，品瓜
果，享凉风，读书吟诗，写
字绘画，好不惬意，真是神
仙过的日子，乃为古今消
夏之佳境。

清代文学家董俞，家
里经济条件更好，晚年卜
筑南村灌园自娱，每逢夏
日，“红蕉初展燕呢喃，碧
厨冰簟酒微甜”。他虽然
没有冰箱，但可以在冬天
时把冰块储存在地窖里，
到夏天时再拿出来慢慢享
用，一般收入水平的家庭
是没这个条件的，这可是
当时王公贵族的消费水准
啊。

一向崇尚金戈铁马的
陆放翁，也有婉约柔弱的
一面，在去苏州游玩的船
上，他遥望明月，浮想联
翩，“纨扇婵娟素月，纱巾
缥缈轻烟”，一把扇子，摇
个不停，扇走了酷暑，扇去
了烦躁，扇出了泉涌诗意，
扇出了锦绣篇章。一扇在
手，潇洒古今。

唐代是一个开放社会，出入国境的手
续很简便，因而移民的数量比以前各朝骤
然增多。唐代较大规模的移民，促进了当
时中外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外来移民分布甚广，居长安者较多。
太宗之初，东突厥降，部众不愿留在边州，

“入居长安者近万家”。高宗时，波斯萨
珊王朝宗室卑路斯及其子泥涅斯，率领
一批波斯人移居长安避乱。代宗时，吐
蕃侵占河陇，中西交通阻断，西域各国
派驻长安的使节及家属数万人，不能回
归故国，一下子都成了移民。以上是大
批的移民，零散的移民更多。譬如西域
曹、安、康、史、何、石、米、穆、寻等所谓“昭

武九姓”以及天竺的竺氏，
月氏的支氏、鄯氏，焉耆的
龙氏，龟兹的白氏和帛氏，
向中土移居，终唐之世没有
间断过。

外来移民的谋生手段大致有三：一是
做官。东突厥降附的酋长，在唐做官，五
品以上百余人。二是经商。西域各国使
节，自河陇沦陷之后，均靠从鸿胪寺领取
生活补助为生，后来竟有四千人经商致
富，拥有田宅产业，“安居不欲归”。三是
传教。波斯移民在很多地方建有波斯寺，
传波斯教。

唐朝人民因经商和传教移民国外的
也不少。他们在中亚被称为“唐家子”，在
日本被称为“唐人”，集体所在的街道，被
称作“唐人街”。著名的鉴真和尚于玄宗
时东渡日本，在日本建“唐招提寺”传教，
影响极大。

古人消夏拾零
齐夫

磨 面
李绍光


